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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公益电影《奇迹乐队》之前，很

难想象徐春玲导演将怎样完成这部由盲人

青少年真实出演自身故事的作品。毕竟在

类似主题的其他影片中，盲人艺术家的角

色往往由视力正常者出演。比如波兰电影

《盲琴师》和前苏联电影《盲人音乐家》，虽

然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卓越原型，在视力下

降，乃至视力全部丧失后仍然坚持艺术梦

想，凭借百折不挠的生命意志和屡败屡战

的不懈斗志，最终淬变为才华盖世的大艺

术家，然而那些在摄影机前重现他们传奇

故事的扮演者不仅具有正常视力，而且多

为专业演员，凭借出神入化的高超演技，而

非具身化的实际条件来塑造特殊群体

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片《奇迹乐队》中

组成表演乐队的六位少男少女都是素人，

是现实生活中饱经挫折的视觉障碍者，多

数来自上海市金山区的不靠谱乐队。该乐

队之所以特别取名“不靠谱”，是因为乐手

们天生都有视力障碍，不能通过读谱、识谱

来学习音乐和练习合声。然而就在看似毫

无可能的困境中，乐队仍然成功组建，而且

一次又一次参加公开演出。其中的磨难与

成就、艰辛和意义，确实值得用“奇迹”一词

来述说。从影片丰富生动的细节刻画中，

观众们对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有了切身的

感受，并在唏嘘感叹的同时收到了昂扬向

上的精神鼓舞。影片让观众们完整地体会

到视障人士的内在热情，看到他们如何艰

难而平静地接纳自我现实，又积极主动地

克服身体缺陷，追逐并实现自己的青春梦

想。更重要的是，影片叙事中始终贯穿着

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助、互信并互相成全、成

就的主题，显示出公益电影的社会价值和

励志本色，帮助更多低谷期的人们摆脱软

弱感，度过精神困厄，领悟到人生此世的独

特意义。

一、青春梦想，励志本色

影片中的奇迹乐队共由六个成员组

成，包括男女主唱聂明和韩小雪、鼓手刘

星、贝斯手董林林、键盘手刘宇航和主音吉

他手万军。六个人能够聚齐成团，本身已

是了不起的奇迹！主人公聂明是具有领导

力和意志力的团魂担当，他在表演中负责

男声主唱和电吉他的合声，还在日常乐队

运转中负责集合全员，理顺关系，克服层出

不穷的种种难题。

影片开头，鼓手刘星和他口中的聂明

大哥彼此搀扶着从地铁站走出。完全没有

视力的刘星把一只手臂搭在聂明的肩头，

依靠后者仅存的一点低视力，两人沿着路

边行走。此时的银幕影像中，画外传来的

声音元素比画面里的视觉形象更加多样而

充盈，引人注意，因为听觉才是这对难兄难

弟感受世界的主要方式。此时，他们所在

的环境中具体包括什么，并不需要让习以

为常的观众们再次看到，而是创造性地更

换为听觉放大的方式，在另一种特殊群体

的感知系统中重新被认知。观众由此融入

视障者的生活世界，感受其中的不易，以及

这些胸怀梦想的年轻人们永不言弃的

努力。

故事的情节主线延伸在两个方向的寻

找中，既要找到足够的同伴参加乐队，还要

找到专业的音乐老师指导乐队。影片前半

段发生的每一次碰壁都在提醒人们，追梦

途中遇到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多么的

重要。

作为一部公益电影，《奇迹乐队》的镜

头语言是温暖、亲切、近距离的。主干段落

采用固定机位，通过大量的近景镜头来呈

现人物矛盾的真实状态。看似寻常的镜头

调度其实蕴涵了非常重要的创作态度：对

视障群体具有真诚关心与充分的尊重，以

真正平等的视角做出完整的展现，从而避

免了拍摄对象的他者化，没有滑入窥探或

猎奇的刻意虚构。具体到影片中可以看

到，虽然乐队从组建到排练，再到登台演

出，遇到的难题是一个紧接着一个，但是影

片始终保持着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既没

有故意放大视障人士的实际困难，也没有

借助视听技法去渲染悲情。同时，影像逻

辑中还实现了积极的正能量叙事，从人物

的内在性格寻找情节推动力，如实地呈现

视力障碍者的个人处境，从互助、互信的社

会环境中寻找出路，而不是生硬地为人物

增加主角光环，或者单方面拔高年轻人的

音乐理想。

聂明寻找队员的过程并不顺利，一连

询问多人，常常无功而返。同意参团的原

因总是相似的，毕竟年轻人的胸中燃烧着

同样的梦想火焰，而拒绝参加奇迹乐队的

原因却各有不同。有的是出于不信任，不

相信一支由盲人组成的乐队会有未来；还

有的是迫于生计，在月亮与六便士之间，选

择了担起家庭责任，用职业岗位的劳动技

能，而不是艺术爱好的音乐天赋来挣钱养

家。如果注意一下奇迹乐队的人员构成就

会发现，虽然六人组合达到了乐队结构的

基本下限，但是还有一些乐器位置是空缺

的。比如本应该在乐队中起到重要的定音

作用的钢琴手，最终也没能跨出自己的心

防，没有获得冲破舒适圈的足够勇气，只能

任由梦想在内心深处继续沉睡。影片通过

聂明和钢琴手的对话，对每个人的经历和

实际困难表示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尊重。

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公益电影的叙

事价值在于让人们拓宽认知的领域，通过

代入影片人物的经验视角来更为深刻地感

知生命意义，《奇迹乐队》的探索为此提供

了新的路径。

二、表现互助主题，共塑社会互信

从身体的状况来看，《奇迹乐队》的成

员们是不幸的，不能像视力健全的歌手那

样，大步流星地走上舞台，潇洒自如地开始

绽放自己的才华。然而跟随细腻的镜头叙

述，深入每个人的成长轨迹，又会为他们在

人生的重要阶段幸运地遇到好老师而感到

欣慰。

这些来自盲童学校的孩子们有一位堪

称伟大的护导老师，随后又迎来了一位旷

逸而放达的艺术导师。前者是著名演员奚

美娟担纲，后者由实力派演员李传缨出

演。两位专业表演者分别化身为任劳任怨

的生活导师，以及激情澎湃，热情鼓励并带

领着乐队实现质的飞跃的专业指导。他们

的演技炉火纯青，浑然无迹地引导着片中

的非职业出演者，为公益影片的质朴美感

踵事增华。

奚美娟扮演的生活老师在形象上复刻

了杰出演员张瑞芳在儿童电影《泉水叮咚》

中的慈爱面容，不知疲倦地为这些目不能

视的孩子们贡献出自己的所有。每一场与

盲童对戏的情景中，她的双眼里总是饱含

着关切之情，体态表现的方向则永远微微

地倾向她所关心的孩子们。一方面似乎随

时随地保护着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们不要

意外跌倒，另一方面又似乎做好了及时伸

出双手的准备，为放下胆怯、开始奔跑的孩

子们随时助力。

影片中，从奚美娟手中递出的接力棒

几经波折，终于交到了李传缨扮演的艺术

导师手里。就像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一

样，曾经身为音乐酒吧老板的主音吉他手

并不熟悉盲人的生活状态，更不能理解他

们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地坚持乐队梦想。聂

明要顶着父亲的责难，怀着对病中母亲的

歉疚感，一次次从按摩院请假溜出来参加

排练，甚至把自己的预支工资转送给同为

按摩师的吉他手万军，解决他的养家负

担。女声主唱小雪，尽管视力有障碍，却仍

然受到全家满满的呵护与宠爱。背起吉他

唱歌原本只是她用来打发时光的自娱自

乐，但是在导师的赏识和聂明的邀约鼓励

下，她终于鼓起勇气，大胆地走出家门，走

出家庭保护的羽翼，把柔弱的自己投入不

计其数的训练、失败、再失败、再合练的磨

砺中。自娱自乐的浅吟低唱汇入了公众舞

台上的奇迹歌声，压抑独处的少女心事也

有了倾诉与倾听的理想对象。

奇迹乐队的一路发展诠释了团结互助

的重要性。在有机运行的社会联结中，没

有哪个生命是永远的孤岛，也没有哪条道

路已经天然地架设在岛与岛之间。鼓手刘

星把手臂搭在聂明大哥肩头的互助形象开

启了影片的讲述，更确立起一路找寻同道

友人的精神结构。后来，当乐队六人组在

艺术导师的带领下来到一望无垠的绿地上

进行团队建设，老师先蒙上了自己的双眼，

让自己完全和队员们一样，不再凭借视力

来迈开脚步。然后，老师鼓励一贯小心自

保的少年们大胆地开始奔跑，因为草地是

平坦的，空间是广阔的，同伴好友是手牵手

的，老师也是一直陪伴在身旁的。这一幕

是电影集中传达公益价值的核心画面，比

作为故事结尾的比赛场面更加隽永深长。

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在互相信任

的基础上，互信的达成还需要自信作为初

始条件。希望每一个少年都像《奇迹乐队》

的成员那样坚强地克服自身的困难，既自

信自爱，又在师友互助中彼此扶持，共同追

求青春的梦想，迎接充满光明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复旦大

学中文系教授）

谈及 2023 年暑期中国电影大事件，电影

《八角笼中》的热映和热议是绕不开的话题。

在笔者看来，《八角笼中》之所以取得“叫好又

叫座”的成绩，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故事

层面采用了底层叙事视角，制作层面合乎了

体育片类型标准，美学层面融合了两种现实

主义手法。

张力十足的底层叙事

从故事角度看《八角笼中》的情节建构并

不复杂，主要讲述了格斗赛场的失意者向腾

辉凭一己之力改变一群山区贫困少年命运的

故事，励志性很强但也有窠臼之嫌。然而该

片确乎充分挖掘电影的叙事功能，通过独特

的“手段”构建起对观众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故

事，而这种“手段”就是近年来电影叙事中较

为流行的“底层叙事”。底层叙事意指作品聚

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通

过摄影机的声画手段来展示他们的生活状

态、周遭环境、心理情绪等，进而深层次反映

社会全貌，并表现出创作者的民本思想和人

文情怀。影片《八角笼中》就具有这样的底层

叙事特点，主要体现于叙事对象、叙事手法和

叙事视角三个方面。

在叙事对象的选择上，《八角笼中》聚焦

于四川大凉山中的一群贫困儿童，并将他们

置于无以复加的“悲惨”境地。他们不仅身处

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大山之中，还因为

家庭不幸而过早闯入社会谋生。更为令人震

惊的是，他们为了生存竟然选择了拦路抢劫

的非法手段，这样，本该属于他们的同情在观

众那里变成了排斥和厌恶。从这一点来看，

他们是边缘中的边缘人、弱势中的弱势群体，

可谓底层中的底层。这样的人物设置使得影

片具有了充分的叙事准备，并为“欲扬先抑”

的叙事技巧奠定了人物基础。“欲扬先抑”是

主流影片底层叙事经常采用的叙事技巧，《八

角笼中》较为熟稔地运用了这一技巧。在苏

木、马虎等孩子初遇向腾辉时，他们是落魄不

堪，处于人生的最低谷，就连基本的生存都不

能维持，而拦路抢劫更将他们置于遭人唾弃

的底层境地。但是这些孩子在向腾辉的感召

引领下，痛改前非，刻苦训练，走上了一条自

我救赎的格斗之路。显然，这种前后反差极

大的叙事技巧不仅，彰显了影片强调的“身为

野草 不屈不挠”的格斗精神，更有效提升了故

事张力。

当然，《八角笼中》叙事视角的选择，也有

助于张力的提升。影片是以一种平视甚至是

尊敬而非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观照这些底层人

物的，这主要体现于镜头的拍摄角度、色调的

选择以及特殊场景的设置等多个环节。从拍

摄角度来看，尽管对象是孩子，但摄影机并未

采用居高临下的俯拍，多数场景是平拍甚至

是微仰拍，从视觉上传达出对拼搏少年的尊

重。从色调来看，室内场景多为暖色调，尽管

与格斗少年们多灾多难的生活显得不协调，

但从心理层面传达出温暖祥和之感，传达出

对未来的信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向腾辉探

访苏木贫寒之家的场景，苏木姐姐瘫坐在床

上，虽然环家徒四壁、破烂不堪，但一束温暖

的阳光从前面斜照下来，洒在苏木姐姐的身

上，在绝望中给人以希望，在冰冷中给人以温

暖，于是瘫痪在床卖身养家的姐姐在阳光的

沐浴中化身为圣洁的“女神”。

典型的体育类型片

作为一种类型，中国体育电影一般具备

以下几个要素：一是以某个体育项目为叙事

核心或切入点；二是展现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的体育精神；三是要有精彩的竞技场面或桥

段；四是塑造形象气质佳、专业能力强的体育

人物；五是制作团队具有成熟的市场意识和

商业理念。依照这些标准来衡量，《八角笼

中》可视为体育类型片，并在某些方面体现出

高度的典型性。

首先，从体育项目来看，《八角笼中》表现

的是综合格斗，在国际上被称为UFC，这是一

种对体力、耐力、技巧要求极高的体育项目。

影片以综合格斗为切入点，讲述励志故事，塑

造动人形象，不仅具备了体育电影的第一要

素，还弥补了国内影坛在拳击/格斗类型上的

空白。其二，在主题层面，该片也非常明显地

展现出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体育主题，这尤

其体现在向腾辉这一人物形象上。作为出身

卑微的前格斗选手，向腾辉感同身受于这些

山区贫困少年，决心通过格斗训练使他们能

够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当然这

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在经历了合伙人背叛、

资金链断裂、网络暴力、强大对手等一系列困

难和挑战后，后他终于把苏木培养成格斗高

手并战胜强敌，诠释了“生为野草 不屈不挠”

的体育品格和斗争精神。其三，尽管体育训

练和赛场竞技并非影片的重点，但它同样不

缺乏精彩的桥段和场面。除了孩子们在砂场

用废弃轮胎作为训练器械的场景，苏木同国

外格斗高手最后决战的场景尤其令人深刻，

把整个剧情推向高潮。该场景既是类型片设

计的必然要求，也是体育类型片必不可少的

“仪式化”场景的展示。飞扬的汗水、暴起的

肌肉、跌宕的过程等在高速摄影和黑白影像

的加持下，形成强烈的视听刺激。其四，在角

色使用上，影片尽力发挥明星演员效应。除

了主演王宝强外，李晨、王迅、刘桦等知名演

员的加盟也会极大提升影片知名度。至于作

为饰演格斗少年的孩子们虽然普遍名气不

大，但影片还是尽力挖掘他们身上的名人要

素，追求明星效应。其五，《八角笼中》具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并未因此遮蔽其市场

意识和工业属性。在制作层面，除了上文所

言尽量发掘利用明星演员提升影片知名度

外，王宝强还聘请刘德华、刘若英演唱主题

曲，这显然能够有效引发观众的期待，有助于

票房的提升。由此，可以说《八角笼中》已经

具备了体育类型电影的五大基本要素，有些

要素甚至是无缝对接，从而较为明显地呈现

出体育类型片的表征。

杂糅的现实主义

从美学角度看，电影《八角笼中》凭借粗

粝质感和人性光辉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现实之

美，它不是单一的传统现实主义，而是以温暖

为底色、以残酷为主题和以青年边缘群体为

主体的杂糅的现实主义。这种杂糅的现实主

义涵盖有两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即温暖现

实主义和诗意现实主义。温暖现实主义作品

一方面不回避现实的痛苦和不堪，而是通过

对现实的真实描摹，保留作品的表现力度和

锐度，从而引发人们关注和思考正在发生的

各种痛苦和痛点，另一方面又会针对现实苦

难找到一个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出路。而

作为世界电影史上著名思潮和流派之一的诗

意现实主义主义则以对社会边缘人物的重视

和强调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诗意现实主义电

影异常关注生活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比如失

业的工人、罪犯等，而且他们在经历失意潦倒

后，往往会有一段热烈美好的感情，尽管时间

不长。这样，影片常常充满怀旧之情和哀伤

之感。不期然间，《八角笼中》分别融合了温

暖现实主义和诗意现实主义的一些主张和理

念——在人物塑造方面具有诗意现实主义的

某些特征，在面对残酷现实保留希望层面则

暗合了温暖现实主义的倾向，从而形成一种

独特的杂糅现实主义特色：即直面社会现实，

不回避矛盾；塑造逆境中拼搏求生的边缘人

物或小人物；在残酷现实背后保留希望的底

色，并以团圆式结局完成封闭叙事。

首先不能否认，影片《八角笼中》最鲜明

的特色就在于其直面现实、不回避社会复杂

矛盾的现实主义态度和精神。众所周知，该

片取材于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故事的原型

是2017年轰动全国的四川大凉山“格斗孤儿”

事件。当然，真实事件搬上银幕必定要经过

艺术加工，但核心故事、主要人物、事件的走

向都基本遵循着事件的原貌。于是，观众在

影片中看到了曾经发生在身边或正在发生的

事情：贫困家庭、留守儿童、路霸劫匪、网络暴

力、交易诈骗等。而影片所呈现的这些事情

都能够勾连起目前社会治理面临所的各种问

题：扶贫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舆情问

题、诚信问题等。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处

于社会底层、以格斗求生的向腾辉和苏木、马

虎是影片着力刻画的人物。如果说身处社会

底层、苦苦挣扎是他们与其他所有底层小人

物的共同的“普遍性”，那么选择格斗作为谋

生手段就是他们不同于其他底层人物的独特

的“个性”。但是同为小人物，他们又有明显

的不同。向腾辉人到中年、历尽沧桑，对生活

的残酷与格斗的血腥有着清醒的认识。而苏

木、马虎出身贫寒，冲动易怒，畸形生活经历

造就偏激性格。他们本来互不相识，是格斗

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格斗令他

们“起死回生”。师徒三人通过格斗逆袭了人

生，通过格斗完成了彼此救赎。因此，影片这

种“二元三人、双向救赎”的人物设置较好地

助推了人物性格的发展，使他们成为众多电

影小人物中独特的“这一个”。当然，苏木和

马虎兄弟二人的性格区分度不大，确也令人

遗憾。再次，尽管影片展现了底层的艰辛和

生活的残酷，但依然以“团圆”结局，从而为冷

酷的基调增添了“温暖”的亮色。

当然，底层叙事、体育类型与杂糅现实主

义在影片中绝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叠加、渗

透、补充，合力形成《八角笼中》对观众的吸

引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院长；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

题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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